
整整八年过去了，渔民

刘伟还记得那个热闹的场

景：一场 500 多人参加的开

工典礼在一所小学里举行，

领导们挥动铁锹，给奠基石

盖上了泥土。

那是 2009 年的 12 月

25 日。仪式并没有特别，但

对于温州苍南这个小县城来

说，这是一个令人沸腾的消

息，它意味着，建县以来最大

的工程——大渔湾围垦终于

动工。

“浩瀚的大渔湾张开双

臂拥抱这千载难逢的良机，

雄伟的官山岛敞开心扉感受

这期待已久的震撼。”当地媒

体这样表述。

小县城里的人充满了期

待，却也充满了担忧。他们

分析哪里的地段好，房价会

涨，他们也担心几代渔民的

生计从此消失，担心破坏海

洋生态。

只是，政府的围垦并不

顺利。围了停，停了围，人们

关心着这道海湾的命运，究

竟是围，还是不围?

直到 2017 年底，终于

有了最终答案，当地政府宣

布主动放弃围垦，保留原生

态的海岸线。

听到这个消息，像刘伟

一样的苍南人，心情复杂。

历时十来年，从开始的

轰轰烈烈，到现在的叫停，其

间，耗资近亿元，这样的结

局 ，是 时 代 和 理 念 的 进 步

呢？还是一个造城梦的幻

灭？又留给了人怎么样的启

示？

苍南大渔湾十年围垦启示录
从筑梦围海造城，到数次暂缓，数度重启，最终主动放弃，为何而变

苍南建县以来的最大工程背后，人海之争的答卷该如何书写

大渔湾。

苍南海洋渔业

局供图

本报记者 史春波

对一个土地稀缺

的县来说，怎么

发展，是一个难

题，苍南也不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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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海造城的梦
刘伟从小生活在苍南，这个沿海县城，10 多万农民的人

均耕地不到一分。你走进县城，看到的是拥挤而嘈杂的场景，

县城里的人也大多住着立地房。

确实，对一个土地稀缺的县来说，怎么发展，是一个难题，

苍南也不例外。

不过，苍南有大海和滩涂。向大海要地造城，是那个年代

里，很多沿海城市的流行做法。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长约 39 公里的大渔湾，就被政府

“选中”成为苍南未来的发展空间，成为几代人的梦想。

“当时就有苍南的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把大渔湾围起来，造

一座新城，但当时资金和技术都是问题。”一名当地知情人士

这样说。

从地图上看，大渔湾是一条美丽而弯曲的海岸线，它是温

州最大的海湾之一，位于苍南东部海岸线中心。

2008 年，充满发展渴望的苍南，终于正式启动大渔湾围

垦规划，并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复。

根据官方介绍，这一项目总规划面积达2.48万亩，围堤约

6543米，总投资超过10亿元。项目建成后，可望新增建设用地

上万亩。县里准备在此新建一座农民城，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这也是苍南建县以来的最大工程。

“不仅可以缓解苍南发展的土地瓶颈制约，为今后苍南乃

至温州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上述人士这样回忆说，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前所未有的雄心，在这个县城里升起。2009 年 12 月 25

日，大渔湾围垦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震天锣鼓声里开始。

当时也有反对声
当大多数人对未来充满美好的遐想时，却也有不同的声

音在小范围里流转。有人并不认可，这些人主要从事海洋渔

业工作，他们认为，这是对海洋生态的灾难性破坏。

“如此好的海岸线消失，那会是很可悲的”。当地一名人

士说，“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体制里的人，没人敢大声地说，

毕竟这是县委县政府定下的大事情，你反对，怎么行？”

这种声音很快被潮水一样的造城声淹没。

另一种反对来自渔民，刘伟是其中之一。靠海吃海的渔

民担心，他们还没等新城建成，就会面临失业。

大渔湾一带分布着二十余个渔村，这里的人世代在滩涂

边伴海为生。何为滩涂？沿海而居的人不会陌生，即涨潮时

被淹没，退潮后，便显露出来的多为淤泥的潮间地带。大渔湾

有着丰富的浅海滩涂资料，在滩涂上，可以采到江蟹、跳鱼、蛏

子等各式各样的海产品，这些海产品既可以是自家桌上的美

味佳肴，也是当地村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近年来，养殖紫菜更是大渔湾当地村民发家致富的主要途

径，苍南县正是因为大渔湾常年盛产紫菜才被冠以“中国紫菜

之乡”的美名。作为全国最大的紫菜产区，这里年产鲜品近7万

吨，2016年产值达10亿元，周边有13个集体经济薄弱村因此摘

帽。而围垦工程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水生态，毁掉紫菜养殖业。

“滩涂围垦，就是要先修建一条长堤，挡住海水，再将长堤

所围的滩涂填埋，挪作他用。”刘伟说，“长堤一围，里面就是一

潭死水。”

数次暂缓和重启
在弱小的争议声和压力里，这场围垦的推进却依然艰难。

姜祝成，这位昔日的围垦指挥，见证了这个过程。

大渔湾围垦工程启动后的第三年，姜祝成被调往大渔湾围

垦工程指挥部任指挥。从2010年7月底到2015年12月底，他

“两进两出”指挥部，经历了围垦工程的数次暂缓和重启。

作为指挥，他的内心也是矛盾而复杂。一方面，他看到海岸

线将要消失，觉得可惜，另一方面，作为指挥，围垦是他的职责。

姜祝成是第二任指挥，任职时项目用海规划已获得国家

海洋局批复，并被列入省重点工程。

2011年，姜祝成将工程招投标的标书提交县政府。也就

在这一年，县政府提出大渔湾围垦工程暂缓的意见。

“那时，苍南另两个围垦项目正处于报请国家海洋局审批

的关键阶段，为顾全大局，苍南县委县政府决定暂缓大渔湾围

垦工程建设。”上述知情人士说。

于是，2012 年 3 月，大渔湾围垦工程指挥部被撤销，姜祝

成被调走，项目搁浅。

2013 年，大渔湾围垦工程重启。同年 9 月，苍南县成立

海涂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姜祝成再任大渔湾围垦项目指挥。

2014 年 9 月，国家海洋局的用海规划批复、省政府的海

堤使用批复、矿产资源使用批复均已完成，指挥部拿到了围区

各村的海域使用权证。

万事俱备，但没想到，变化又随之到来。

最终主动放弃
2016 年 6 月，姜祝成再次调离了岗位，他被告知，苍南县

海涂围垦工程建设指挥部又撤销了。

这一年的 8 月，在温州市级层面召开用海用地专题研讨

工作会议上，温州市一名主要领导在会上提出建立围填海项

目退出机制，并提议苍南暂停实施大渔湾围垦。

在苍南，大渔湾，还要不要继续围，进度怎么样了？依然

受到当地人的关注。直到2017年11月22日，经反复研究，苍

南县委、县政府最终作出放弃大渔湾围垦工程的决策，保留原生

态的自然海湾。这给近十年的人海之争划下了句号。

苍南县委书记黄荣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解释，生态环

境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再不能走粗放发展的老路，县里对实施

这项重大工程一直在犹豫，党的十九大把绿色发展提到新高

度，促使县里下决心停了工程。

县主要领导的表态，让很多人说话更响了。“从最初的肯

定，到中期的犹豫，再到如今的叫停，政府一直在寻找自然生态

保护和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这场博弈的过程中，大

家的发展理念发生了转变。”苍南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张贻聪

说，他们就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和当地政府请示，希望保留大渔

湾。如今，他的提议终于成真。


